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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晨，城市还未完全苏醒，泱泱人流已从四面八方汇向一个

个公交站、地铁站、高铁站。

拥挤的人群中，你很难忽视那些极具辨识度的统一身影

——他们步履匆匆，娴熟地穿过最近的路线；他们总是精准地换

乘最快的下一班车⋯⋯

最近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《全国主要城市通勤时

耗监测报告》称，在我国，有超千万人正承受60分钟以上的极端

通勤。

数据显示，35分钟，是目前杭州通勤人口的单程平均时耗，

有12%的人承受着60分钟以上的通勤时间；另据统计，杭州市

区每天有约90万人次跨越钱塘江上班。

去年岁末，杭州4条地铁新线同时开通，给了许多人新的期待。

当都市化、城市群迅猛发展，跨江发展、产城融合，城市规模

能级扩大，“在路上”对于每天经历着长时间通勤的打工人来说，

究竟有着怎样的体验呢？记者进行了一些走访，来听听这些“通

勤人”的自述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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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岁的郑先生
换三趟公交才回家 我已被踢出社交圈

我的手机上，有三个闹钟，一个比一个响。最后一个在早上 6 点 20 分

响起，足以将我震醒。

我家，住在浙江音乐学院附近，上班在三墩。

6点40分，我必须骑上电动车，确保7点前到达郑家畈公交站。7点，这

里将发出通往城西方向的最后一班 121 特快公交。若赶上这趟公交，我的

上班路只需要再换乘一次，就能在1个半小时后到达三墩。

可怕的是下班回家的路。这时候，已经没有121路。同样的路线，我需

要转换三班公交：89 路转 180 路再换乘 314 路或 514 路，足足 26 站，花 2 小

时，我才能回到家。

拥堵的晚高峰，公交车摇摇晃晃地前进。哪怕有座位，我也不敢打盹

——一旦错过站，我要付出更多时间成本。我有过这样的教训，睁开眼时

我都到了滨江。

我从小在转塘长大，朋友也大多集中。但因为回家时间太晚，我几乎没

法参加朋友的饭局和约会。久而久之，我自然地被这些社交场合排除在外。

现在，我只能逼自己晚 10 点上床睡觉。我的夜生活变得很单一：吃个

饭、散散步，再玩下手机就结束了。

最近，家门口的地铁开通了，通勤带给我的痛苦结束了。傍晚下班，我

可以坐地铁6号线。尽管我依然要换乘2次、坐3条地铁、坐26个站、2次跨

越钱塘江，但时间成本节约了不少——我傍晚5点20分上地铁，6点35分就

回到家，比以前快了45分钟。我没想换房，也没想换工作，因为杭州的规划

让我充满期待。杭州地铁四期规划中，转塘一带也将有直达城西的地铁，

正在一步步解决困扰我的难题。

30岁的郑先生
工作时间四小时 上下班花五六小时

每个工作日，杭州到上海上班，两点一线。高铁，将这两座

城市间166公里的距离压缩在73分钟内。但加上两头各有几公

里耗费的摆渡时间，我的单程通勤时耗有2.5小时。

日复一日。

每天清晨 5 点 50 分，我自然醒来。十分钟后，我打车赶赴

杭州东站。出门时，我的两只手上总是各拖着一个30寸的超大

行李箱，装满了三四百本护照和相关材料。那时，我总是搭乘6

点59分前往上海的G7558次高铁，会提前一次性购买一个月的

高铁票。

站台上等待时，我几乎每天都会遇到熟悉的面孔，算起来

起码有二三十个——他们都是像我一样，在这两座城市间奔波

的“打工人”。

我们很少聊天，但彼此很容易识别。因为一快到站，大家

总是默契地提前十分钟站到车厢门口。上班时间紧张，容不得

耽误，你总会自然地想成为第一个下车的人。

8 点 12 分抵达上海虹桥，我就急急拖着行李箱跑着去地铁

站。如果不能坐上8点24分到站的地铁10号线，我就要再多等

十分钟。早高峰的上海地铁，前胸贴后背，但我总会挤在八号

和九号车厢间——那个位置出来就有升降梯。

通常，我会在 8 点 40 分到达。平时，只需要一上午的时间，

我就能处理好三四百份材料。当 12 点半结束工作，吃完午饭，

我就沿着相同路线返回杭州办事处。如果一切顺利，下午 3 点

我就能回家补觉了。也就是说，我每天真正的工作时间只有四

小时，却有五六小时花在上下班路上。

在别人看来，这可能是令人痛苦的通勤，但我已经逐渐适

应。六年前，我在日本游学。当我在凌晨三四点晚归，日本电

车常见站着睡觉的上班族。和他们相比，我觉得自己也不算苦

——毕竟，高铁上睡觉更舒适。

30岁的梁先生
我所有的梦想只有一个：搬进城

这是我工作的第七年.我现在所有的梦想只有一个：搬进城。

我是黑龙江人，大学毕业前一年，我在良渚文化村买了房。当时，我就

一心想着在杭州安个家，哪怕离我的工作地点20公里。这个数字看起来不

算远，可如果和早晚高峰叠加在一起，却容易让人崩溃。

我习惯早起。为了躲避早高峰，我会选择早上 6 点半就开车上路，7 点

多就能到单位，比规定的上班时间提早一个多小时。

但晚高峰避无可避。每天 5 点半，我基本会准时下班。可城西方向已

经开始拥堵，一个隧道口在导航地图上总是深红色，仅1公里长的路段往往

要开近20分钟，我只能一米一米地挪动。

每天都面对这种路况，人不由自主变得焦躁。为了更快一点，我会选

择插队；一旦有车想插队，我坚决不让⋯⋯即使这样，我也要在下班路上耗

费 1 个半小时的时间。一路上，我会听听手机上的各种课程，但可想而知，

这种学习效率极低。

晚上7点多到家，我只能独自地吃家人为我留下的饭。

两个月前，我的女儿刚刚出生，我陪伴她的时间屈指可数。

我甚至牺牲了正常社交——如果不重要，工作日晚上的饭局我都会推

掉。参加饭局，不仅意味着我要很晚才能回到家，还要花 100 多块钱叫代

驾。对我来说，这种通勤模式已经影响到生活的幸福感。除了对抓不住时

间的焦虑，更多的是疲惫的通勤之路带来的自我损耗。

我妻子的工作地点沈塘桥，平时公交转地铁上下班，也要一个小时。

想着怀着孕的她还要挤公交地铁，我就决心要换房。但对现在的我们来

说，换工作可能比换房更切实际。我妻子盘算着换一份离家更近的工作，

毕竟城西正迅猛发展，工作机会也很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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